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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一
年
前
，
科
拉
桑
在
祖
籍
鴻
漸
親
手
植
下
的
那
株
小
松
樹
，
現
在
已
長

得
很
高
很
挺
拔
，
它
見
證
了
二
十
多
年
來
鴻
漸
由
小
農
村
邁
向
現
代
新
農
村
向
城

鎮
化
轉
變
的
歷
史
。
在
內
地
城
市
化
進
程
中
，
鴻
漸
變
化
很
大
。
過
去
的
泥
濘
田

間
小
道
已
不
復
見
，
代
之
而
起
的
是
漳
州
—
角
美
—
鴻
漸
—
海
滄
—
廈
門
寬
暢
的

高
等
級
公
路
。
公
路
上
車
來
車
往
，
甚
是
熱
鬧
。
公
路
旁
懸
掛
有
一
塊
十
分
顯
眼

的
字
牌
：
前
菲
律
賓
總
統
科
拉
桑
故
鄉

│
鴻
漸
村
。

二
十
二
年
後
的
今
日
，
世
事
變
化
很
大
，
當
年
向
筆
者
促
膝
長
談
的
許
源
興

和
族
中
老
人
許
永
成
，
已
經
作
古
。
二
十
二
年
前
是
這
兩
位
可
敬

的
老
人
，
向
筆
者
細
說
鴻
漸
村
由
來
，
以
及
許
寰
哥
家
族
下
南
洋

，
入
天
主
教
，
逐
漸
發
迹
，
成
為
中
呂
宋
名
門
望
族
的
來
龍

去
脈
。二

○
○
九
年
八
月
二
日
，
科
拉
桑
去
世
第
二
天
，
筆
者
重
返

鴻
漸
。
如
同
廣
大
的
發
生
巨
變
的
內
地
農
村
一
樣
，
鴻
漸
這
個
福

建
閩
南
僑
鄉
在
中
國
農
村
城
市
化
進
程
中
，
二
十
多
年
來
發
生
的

翻
天
覆
地
巨
變
，
着
實
讓
筆
者
吃
驚
不
已
。

筆
者
重
返
鴻
漸
村
，
對
於
鴻
漸
的
巨
大
變
化
有
很
大
感
觸
。

鴻
漸
的
巨
變
，
可
謂
是
閩
南
僑
鄉
農
村
城
市
化
，
社
會
和
經
濟
發

生
巨
變
的
一
個
縮
影
。
與
二
、
三
十
年
前
比
較
，
差
別
太
大
了
。

當
然
，
更
不
能
和
一
個
半
世
紀
前
，
科
拉
桑
祖
父
、
青
年
時
代
許

寰
哥
由
鴻
漸
下
南
洋
的
時
代
相
比
。
當
時
滿
清
皇
朝
腐
敗
無
能
，

兵
荒
馬
亂
，
民
不
聊
生
，
不
少
閩
南
年
輕
農
民
被
迫
背
井
離
鄉
遠

涉
南
洋
謀
生
。

如
今
筆
者
所
到
之
處
，
到
處
是
新
建
廠

房
，
鄉
民
服
飾
十
分
鮮
麗
新
潮
。
鴻
漸
村
家

家
都
有
彩
色
電
視
機
、
電
冰
箱
。
自
來
水
、

電
燈
已
普
及
化
。
村
內
有
些
人
家
還
擁
有
自

己
的
私
家
車
。
一
排
排
紅
磚
綠
瓦
村
民
小
別

墅
，
並
列
在
村
口
大
道
兩
旁
，
十
分
顯
眼
。

科
拉
桑
祖
屋
尚
保
存
着
，
科
拉
桑
堂
弟
許
其

章
則
在
祖
屋
房
旁
邊
空
地
上
，
蓋
起
三
層
高
的
小
別
墅
，
家
中
電

話
、
電
視
、
電
冰
箱
，
沙
發
、
櫥
櫃
應
有
盡
有
。
許
其
章
說
，
國

家
實
施
改
革
開
放
以
來
，
鴻
漸
村
發
生
了
翻
天
覆
地
的
變
化
。
前

些
年
，
龍
海
市
政
府
再
將
科
拉
桑
祖
籍
地
鴻
漸
，
加
上
白
礁
、
金

山
三
個
自
然
村
，
闢
為
﹁龍
海
市
龍
池
經
濟
開
發
區
﹂
。
開
發
區

如
同
隔
鄰
的
海
滄
，
都
成
為
台
商
投
資
的
熱
土
。

許
其
章
說
：
﹁隨
着
﹃海
西
﹄
經
濟
區
崛
起
，
鴻
漸
隔
鄰
又

為
廈
門
海
滄
台
商
投
資
區
。
海
峽
兩
岸
實
施
﹃三
通
﹄
，
廈
門
市

區
擴
展
，
鴻
漸
舊
貌
換
新
顏
，
現
在
的
鴻
漸
和
二
十
一
年
前
我
姐

姐
（
科
拉
桑
）
回
福
建
尋
根
謁
祖
時
大
不
一
樣
。
鴻
漸
—
漳
州
，

鴻
漸
—
廈
門
高
等
級
水
泥
公
路
早
已
建
成
通
車
。
福
州
—
廈
門
—

漳
州
—
汕
頭
—
深
圳
高
速
公
路
早
已
建
成
通
車
；
廈
門
—
深
圳
沿

海
高
速
鐵
路
在
建
；
鴻
漸
通
往
福
廈
漳
深
運
輸
網
絡
亦
已
形
成
。

時
下
由
鴻
漸
開
車
往
廈
門
高
崎
國
際
機
場
僅
需
三
十
分
鐘
、
往
漳

州
僅
二
十
分
鐘
。
﹂

許
其
章
接
着
說
，
﹁
﹃龍
海
龍
池
開
發
區
﹄
鴻
漸
這
一
側
，
目
前
已
有
數
十

家
台
企
、
港
企
和
內
地
著
名
企
業
進
駐
。
其
中
包
括
有
在
內
地
主
板
上
市
的
台
灣

著
名
燦
坤
集
團
﹂
。
﹁龍
池
開
發
區
﹂
貼
近
海
滄
，
﹁目
前
僅
燦
坤
集
團
員
工
就

有
二
萬
多
人
。
鴻
漸
村
外
來
人
口
超
過
本
村
人
口
的
二
、
三
倍
。
隨
着
開
發
區
的

設
立
，
我
們
家
的
二
十
多
畝
養
蝦
池
也
被
開
發
區
徵
用
。
﹂
鴻
漸
村
是
越
來
越
精

彩
了
。

（
下
）

不久前，老同學約我去她
廣西壯族鄉下老家摘龍眼果，
小住幾日。我親眼目睹了她侄
女出嫁的壯族婚嫁過程的婚
俗。

次日一大早，在鞭炮聲中
村頭迎來了幾輛車，有農用汽車、有麵包車、也有
摩托車。一群男女從車上下來，又從車上搬下一筐
筐聘禮，十二個擔子排列整齊地走進村。（聘禮和
陪嫁妝的物品，都要雙數，代表 「好事成雙」。）

新娘子姣姣在自家門口遠遠就看見迎親的隊伍
。臉上害羞地升起紅暈，快步躲進家裡。

迎親隊伍裡領頭人挑的是一擔子糯米。挑擔的
女人矮小，梳着髮髻，有些吃力地挪動步子。準備
上台階的時候女人深深吸了口氣。新娘子遠遠喊道
： 「我來挑吧。」

人群笑開了： 「新娘子急着嫁咯！」
姣姣臉燒了般滾燙，愣愣站着，一雙手不知往

哪放。
矮小女人笑道： 「得我自己挑，這是規矩。姑

娘放心啊，保證你嫁得吉利。哈哈。」說着就跨上
了台階。隨後糖果、酒菜的擔子也跟着上了台階，
進了屋子在祖宗靈位前擺好。

親戚裡輩分最大的奶奶坐在屋子裡頭，笑呵呵
地拉過姣姣的手說： 「娃要嫁人咯！」

新娘的母親端來一盆清水，將洗乾淨的柚子葉
放到水裡，奶奶接過毛巾，沾了水為新娘姣姣洗臉
洗手。從懷裡摸出一把梳子，順着新娘頭上的漩渦
梳了三下。交代孫女姣姣： 「明天回娘家之前不可
以洗漱、梳頭。等會兒走出村頭千萬別回頭。」奶
奶摸了摸姣姣的頭，抹了把眼淚說： 「娃要嫁人咯
！奶奶又高興又捨不得娃哩。」

新娘換上新衣服，穿上高跟鞋，伴娘幫她化妝
。看着鏡子裡的自己。她這二十三年從來沒有這樣
安靜和美麗過。心裡又高興又有點兒難過：這一走
，自己就是別人家的人了。

這時，屋外的人喊着： 「吉時到！」
新娘往懷裡揣上一把梳子，扎上縫衣針。掀開

簾門，娘遞給她一碗米。她接過來，走到門口，背
對着屋子，往後撒了三把米，抓了兩個紅雞蛋下了
台階。門口熱熱鬧鬧的人群，夾雜着鞭炮噼裡啪啦
的吵鬧聲，她的父母、弟弟站在人群裡，眼睛濕潤
地看着她走出了家門。

從家門口走到村頭是六七百米，平時於農活挑
擔子的時候姣姣覺得要走很遠，今天卻覺得那麼短
。村口的老樹發出嫩綠的新芽，在陽光下好看地發
着光。就在新娘蹲下把紅雞蛋放在村頭的時候，她
忽然想回頭看看她的家。

她突然想起了娘和奶奶交代她千萬別回頭，之
後的婚姻才美滿幸福。她於是忍着不回頭看。

出了村口，眾人簇擁新娘上了汽車，把陪嫁的
六床綢緞面子新棉被（六代表六六大順大利）和其
他嫁妝等搬上車，汽車往五十公里之外的新郎家駛
去。

盛夏八月到訪劍
橋，正值旅遊高峰的
季節，一撥接一撥的
外國遊客、國際學生
，將市中心的學院區
如國王學院、三一學
院以及康橋附近的著

名風景點圍得水泄不通。身在劍橋，隨
處可見大路上飄揚的彩旗、博物館外拉
起的達爾文專題展覽的巨幅橫額，人們
自然而然地感受到校慶的氛圍。我此行
的參觀重心則是劍橋大學植物園，趁機
先睹為快，看看將於明年底落成的，具
世界先進水平的植物發展研究中心─
聖斯比利實驗室的工程進展，分享一下
劍橋植物科學領域的研究成果。

劍橋大學植物園距市中心約十分鐘
的路程，與火車站相鄰，交通便利，鬧
中取靜。植物園的建立，得益於著名教
授亨斯洛在一八三一年的倡議，經過十
五年的周折，終於在一八四六年面世，
建園的宗旨是，將科研、教學和休閑合
而為一。據了解，亨斯洛教授對植物科
學的重大貢獻在於：一是挖掘和培育了
達爾文對大自然的興趣，為達爾文日後
研究進化生物學奠定了基礎；其二是率
先提出將樹木的種植和研究，作為重要
的研究課題之一。正因為亨斯洛教授的
遠見，令植物科學研究成為今日劍橋的
驕傲。

在八百年校慶之際，植物園獲得了
一份巨大的生日禮物，英國著名的聖斯
比利超市連鎖店總裁主持的加斯比慈善
機構，向劍橋提供八千二百萬英鎊的善
款，在植物園內興建具世界先進水平的
植物發展研究中心─聖斯比利實驗室
。實驗室佔地面積一萬一千平方米，由
英國著名建築設計師施坦頓．威廉斯設
計，預計在明年年底落成。建成後的實
驗室，將為一百二十名植物學專家提供
具世界水準的研究設施和場地，中心內
將會有三十名工作人員負責中心的運作
和後勤服務。

儘管新研究中心正在興建中，植物
園依然照常對外開放。這個每年接待十
萬遊客，具中等規模的植物園，佔地面

積約為十六萬平方米，園內設計分為八
大區塊，包括用岩石堆砌而成的 「岩石
花園」，陳列熱帶植物的玻璃屋，還有
冬季花園、乾旱花園以及由多個國家的
玫瑰樹組成的玫瑰園，當中包括有來自
中國的玫瑰樹。儘管每個區塊的面積都
不大，但科目不少，這裡的植物分八十
科，共計有八千種植物，當中約有一萬
棵植物被貼上了小標籤，方便遊客識別
植物的種類和出產地，增加遊客對大自
然的認識和了解。

此外，劍橋收到的另一份生日大禮
則是來自中國。據了解，中國與劍橋的
聯繫已有一百二十年的歷史，在促進中
英兩國間在科技、文化交流中，英國著
名科學家、中國科技史權威李約瑟博士
功不可沒，他在一九五四年出版了《中
國科學技術史》，該書共計有三十四個
分冊，它足以向世界證明：中華文明在
科技史上曾經起過巨大的作用，其作用
卻被西方世界低估了。李博士在臨終前
曾預言：中國作為一個擁有如此偉大文
化的國家，一定能夠對世界文明作出偉
大貢獻。

中國總理溫家寶在年初訪英時，專
程前往劍橋大學，向該校圖書館，贈送
二十萬冊電子分類圖書，令這座具有六
百五十年歷史的圖書館，其中國 「電子
圖書」的收藏量居世界前列。

筆者多年前曾利用採訪之機進入劍
橋圖書館之中國圖書分館，館內環境優
雅、別致，藏書設備先進，圖書館負責
人操着一口流利的中文，向華人傳媒介
紹，該館收藏有公元前十三世紀的甲骨
文、公元十二世紀的手稿、書畫等頗具
價值的收藏品。

劍橋大學副校長理查德教授表示，
隨着中國與劍橋在科技、文化及教育領
域的交流日益頻繁，相信未來兩國間的
合作和發展前景，將會更廣闊。

世界著名高等學府─劍橋大學創
建於一二○九年，它是由數名為躲避牛
津暴動而逃到劍橋的學者開始其建校工
作的。目前，劍橋是由三十一所學院組
成，在校本科生共計一萬二千人，海外
學生約佔百分之十五的比例，中國留學

生人數居海外學生之首；在校研究生約
為六千人。其教學、研究領域的科目相
當齊全，幾乎無所不包，而該校的理科
課程、醫科研究、動物學以及植物科學
的研究均居世界前列。該校新設的英國
癌症研究中心，由香港首富李嘉誠捐資
五千萬英鎊，作為首期工程的費用；二
期工程則由歐洲方面資助，建成後將成
為歐洲國家中最大的癌症研究中心，為
人類早日攻克癌症，起到了積極的作
用。

英國人習慣稱劍橋是造就科技人才
之地，牛津是造就首相的搖籃，這話不

無道理，劍橋自一九○四年以來，曾有
八十位師生、學者獲得諾貝爾獎項，如
著名的物理學家牛頓，英國博物學家、
進化論的創始人達爾文，以及 DNA 之
父克拉克均是劍橋的驕傲。

然而，在劍橋輝煌的校史中，有一
頁被認為是其歷史的污點，最新出版的
《藍袜社》一書，在陳述十九世紀，英
國女性為尋求公平均等地接受高等教育
中，所經歷的曲折、磨難時，用銳利的
筆鋒直陳劍橋，該校直至一九四八年才
修改校規，向本科女生頒發學位證書，
是英國大學中最遲修改校規的大學，它
足以證明劍橋男權至上的傾向。

劍橋大學在八百年校慶之際，已為
未來的九百年校慶作準備，藉校慶活
動之機，校方正努力地在全球範圍內
推介劍橋，期望能在二一○九年到來
前夕，能為該校籌措一百億英鎊的教育
、研究經費，讓劍橋邁上更高的學術台
階。

重返科拉桑故鄉：福建鴻漸
楊 柳

清
晨
，
當
多
數
人
還
在
睡
夢
中
時
，
古
城
長
沙
清
水
塘
古
文
化

街
兩
側
早
已
人
聲
鼎
沸
，
聚
滿
前
來
﹁淘
寶
﹂
的
愛
書
人
。

在
這
些
由
一
塊
塑
膠
布
，
幾
隻
舊
紙
箱
，
或
是
一
輛
自
行
車
構

成
的
小
攤
點
上
，
擺
滿
了
各
類
不
同
年
代
的
連
環
畫
、
中
外
古
舊
書

、
期
刊
雜
誌
、
藝
術
畫
冊
、
文
史
資
料
等
，
供
人
們
隨
意
挑
選
。
正

是
這
些
泛
黃
的
紙
張
、
破
損
的
邊
角
，
隱
隱
的
霉
味
吸
引
了
絡
繹
不

絕
的
淘
書
人
。

一
會
兒
時
間
，
一
位
大
爺
便
相
中
兩
本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出
版

的
《
辭
海
》
，
並
以
十
二
元
的
價
格
欣
喜
地
將
書
納
入
囊
中
。

淘
書
猶
如
淘
金
，
舊
書
因
其
不
可
再
生
性
，
吸
引
了
愛
書
人
。

他
們
樂
此
不
疲
地
弓
着
腰
暢
遊
於
書
堆
間
。
在
這
些
人
當
中
，
有
專

門
的
淘
書
人
，
他
們
是
帶
着
目
標
而
來
，
為
了
某
一
本
書
願
意
天
天

來
尋
覓
，
也
不
忘
拜
託
攤
主
幫
着
留
意
；
也
有
業
餘
來
此
閒
逛
的
，

看
到
上
眼
的
便
蹲
下
來
細
細
翻
閱
品
味
，
偶
爾
也

會
買
上
一
本
；
還
有
人
是
只
看
不
買
，
專
為
體
味

這
行
走
於
舊
書
之
間
的
感
覺
而
來
。

黎
錕
便
是
一
位
既
淘
書
也
賣
書
的
愛
書
人
，

他
總
是
到
得
很
早
，
習
慣
先
在
市
場
掃
一
圈
，
將

其
他
攤
點
的
好
書
都
收
過
來
。
黎
錕
笑
說
，
要
在

兩
年
前
逛
一
次
可
以
買
上
一
兩
個
編
織
袋
的
書
，

至
今
還
為
當
年
因
嫌
價
格
過
高
而
未
買
的
書
遺
憾

不
已
。
﹁現
在
非
常
後
悔
，
因
為
可
能
再
也
買
不

到
了
﹂
。

既
是
淘
書
，
討
價
還
價
是
少
不
了
的
。
為
了

三
五
塊
錢
跑
個
兩
三
來
回
是
常
事
。
由
於
舊
書
不

是
按
定
價
賣
的
，
少
則
兩
三
元
，
多
則
幾
十
甚
至

上
百
，
都
是
賣
家
出
價
，
這

對
於
淘
書
裡
手
不
是
難
題
。

從
事
媒
體
工
作
的
于
某

，
因
低
價
買
到
學
者
張
隆
溪

的
舊
著
，
至
今
慶
幸
不
已
。

而
愛
淘
各
類
畫
冊
的
陳
某
卻

有
另
一
番
考
量
。
﹁碰
上
自

己
喜
歡
的
書
也
不
要
太
較
真
，
畢
竟
千
金
難
買
一

歡
心
。
若
邂
逅
自
己
苦
尋
許
久
的
書
，
多
花
幾
塊

錢
也
是
值
得
的
，
因
為
那
種
怦
然
心
動
如
獲
至
寶

的
心
情
是
不
可
言
喻
的
﹂
。

在
長
沙
幾
家
著
名
的
舊
書
店
裡
，
隨
時
可
見

老
少
﹁書
蟲
﹂
們
埋
頭
故
紙
堆
裡
淘
書
，
然
後
如

獲
至
寶
地
大
包
地
買
走
被
書
的
舊
主
遺
棄
的
﹁破

爛
﹂
。
﹁骨
灰
﹂
級
的
超
級
﹁書
蟲
﹂
，
首
推
剛

故
去
的
﹁七
月
派
﹂
詩
人
彭
燕
郊
。
八
十
七
歲
的

彭
老
退
休
後
經
濟
一
直
不
寬
裕
，
為
數
不
多
的
錢

幾
乎
都
交
到
了
書
店
，
連
舊
書
店
的
老
闆
都
常
為

他
保
留
一
些
新
近
收
到
的
舊
書
。
彭
老
住
處
不
寬

，
從
客
廳
到
臥
室
，
幾
乎
全
是
堆
滿
書
籍
的
書
櫃

，
還
將
隔
壁
一
個
兩
居
室
的
套
間
買
了
下
來
，
專
門
將
它
打
造
成
書

房
。
當
地
詩
人
、
作
家
﹁大
鬍
子
﹂
彭
國
樑
，
也
是
坐
擁
書
城
，
一

至
四
樓
都
是
書
房
，
藏
書
兩
萬
冊
。

長
沙
還
有
一
處
淘
書
勝
地
：
定
王
台
書
市
，
共
有
三
層
，
除
了

三
樓
音
像
市
場
，
一
樓
、
二
樓
星
羅
棋
布
般
布
滿
不
下
近
千
戶
小
書

店
，
不
足
十
平
米
的
小
店
面
，
層
層
疊
疊
的
書
，
笑
意
盈
盈
的
老
闆

，
絡
繹
不
絕
的
讀
者
…
…
書
市
整
個
布
局
就
像
﹁九
曲
十
八
彎
﹂
，

每
家
書
店
店
面
區
別
也
不
算
很
大
，
讀
者
如
同
走
進
諸
葛
亮
的
八
卦

陣
，
進
得
來
，
卻
要
苦
覓
出
口
…
…
書
店
老
闆
們
都
很
熱
情
，
有
時

候
還
可
以
聊
聊
天
。
假
如
主
顧
要
的
書
這
家
店
沒
有
，
店
主
便
會
打

發
幫
工
到
別
家
找
來
。
臨
別
時
，
店
主
往
往
會
予
主
顧
一
張
名
片
，

講
明
下
次
需
要
什
麼
書
，
可
以
提
前
電
話
預
約
。
這
樣
的
服
務
，
真

是
既
方
便
又
溫
暖
。

羲
之
教
子
有
方

鹿

鳴

劍橋大學八百年校慶 王亞蘭

親
歷
壯
族
婚
俗

張
玉
清

科拉桑阿基諾夫人在福建鴻漸的祖屋 許其章提供

在電腦上下載、拷貝和移動資料之時，
屏幕會跳出對話框，告訴你完成該動作尚剩
多少時間。可不要以為電腦有多麼嚴謹：它
一會兒告訴你還有三十分鐘，一會兒就變了
六分鐘，再過一會兒，又變了二十三分鐘
……你發現，電腦根本就是 「白痴」，而你

相信它，無疑也成 「白痴」。還有，旅遊歐洲的朋友回來告訴
筆者，好些車站預報下趟電車到站時間，也是隨心所欲的：明
明報時尚有六分鐘，但此刻電車正風馳電掣地進站。也有報時
二分鐘，但十分鐘後也不見蹤影的。

據說，有些特殊病院裝有大屏幕股價屏幕，上面永遠是牛
巿，指數總在節節上升。不用說，這是假的，用來安撫病人情
緒，尤其是一些難伺候的病員也由此變得彬彬有禮、樂觀風趣
，令護士工作量減少許多。說起來，還有巿場上風靡一時的甜
味劑，令嗜好甜食的病人一飽口福，而實際上根本不含熱量。
至於娛樂片的功效更不用說了，讓煩惱依舊的觀眾在影院座位
上忘乎所以地笑個夠。

電腦下載資料和車站報時的 「亂來」、甜味劑的無熱量、
娛樂片 「出售」時間有限的笑聲，都是等閒小事。再說得透一
些，這一切本來就是各式各樣的 「稻草人」，讓你枯燥無味的
時光變得可以忍受或增添趣味，僅此而已。而世上有許多事絕
不允許開玩笑或形同虛設的。比方，官場的貪腐行為。比方，
毒品交易及人口拐賣的商機。比方，發電站的核泄漏。再比方
，酒後駕駛汽車。這些都是不能觸碰的道德良知、行為操守的
底線。

可怕的是，生活中還存在另類狂徒，其樂趣是覬覦安全防
衛的漏洞，好向人類社會盡情使壞。他們沒有任何憐憫心，甚
至沒有幽默感。好像……就是甜味劑、娛樂片等這些無傷大雅
的小事，惹得他們先鬱悶，再惡向膽邊生，發誓要毀掉人類賴
以生存的地球，像拳擊西瓜那樣，要打個稀巴爛。

可接受的􀎠亂來􀎡
司 佳

座
落
在
劍
橋
市
中
心
的
國
王
學
院
，
距
今
已
有
五
百
六
十
年
的
歷
史
，

是
劍
橋
大
學
最
著
名
的
學
院
之
一
。

王
亞
蘭

攝

喜愛書法的人都知道，
王羲之與其子王獻之是東晉
書風的代表，世稱 「二王」
，影響之大，千載不衰。很
多成名書家的介紹裡都有
「宗法二王」的話。其實

「二王」書法，風格並不相同。羲之用筆
「內擫」，字體端莊典雅；獻之用筆「外拓」

，字體妍麗浪漫。以人喻之，羲之的字宛如
氣質典雅的美女，讓人心生愛慕而不敢褻瀆
；而獻之的字却好像天真浪漫的小姑娘，活
潑可愛，惹人愛憐。那麽，獻之是如何 「叛
離父道」獨開風氣的呢？孫過庭《書譜》裡
的一些記載，非常有趣，從中我們可以看出
端倪。

《書譜》寫到： 「謝安素善尺牘，而輕
子敬之書。子敬嘗作佳書與之，謂必存錄，
安輒題後答之，甚以為恨。安嘗問敬： 『卿
書何如右軍？（指王羲之）』 答云： 『故當
勝。』 安云： 『物論殊不爾。』 敬又答：
『時人那得知！』 敬雖權以此辭折安所鑒，

自稱勝父，不亦過乎！」 這段話的大意是：
王羲之的好朋友謝安擅長 「尺牘」（指信札
，也可廣義理解為行草書），不太瞧得起王
獻之的字。有一次，獻之寫了一封書法非常
精美的信給他，以為一定會得到謝安的讚賞
並且收藏起來。不料謝安看後，在信的背面
寫上答覆，就退了回來，獻之很不高興。謝
安曾經問獻之： 「你的書法與你父親相比如
何？」王獻之答道： 「當然比父親的好。」
謝安說： 「可大家不這麽認為啊！」獻之說
： 「現在的人哪裡懂什麽是好的書法呢！」
從謝安和王獻之的對話可以看出，王獻之對
自己的書法是多麽自負！故此，孫過庭批評
他： 「子敬（指王獻之）雖然強詞奪理反駁

了謝安的看法，但是自己說書法超過自己得父親，而且毫不掩
飾，不是太過分了嗎？」

《書譜》又寫道： 「後羲之往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
之，輒書易其處，私為不惡。羲之還，見乃嘆曰： 『吾去時真
大醉也！』敬乃內慚。」意思是：有一天王羲之去往京都，臨
行的時候在牆上題了幾行字。王獻之等爸爸走後，悄悄地把字
塗掉，在原處寫上自己的字，自以為很不錯。王羲之回來見後
，嘆口氣說： 「我走的時候真喝得大醉了」（意思是，否則怎
麽會寫得這樣糟糕呢？其實，揣摩一下，羲之的口氣並非責備
，而是父親對兒子既憐愛又無奈的一種表示）獻之聽後內心才
感到慚愧。

從上面的記述，不難發現，王羲之在教育兒子的時候，並
非像有的父親那樣嚴厲刻板（在古代，父親對兒子有絕對的權
威，看看《紅樓夢》裡的賈政如何對待賈寶玉，就可以推想一
二），而是既幽默又睿智。試想，王羲之難道平時沒有從謝安
那裡聽到王獻之的 「狂言」嗎？難道他當真看不出來字是王獻
之寫上去的嗎？不太可能。他不但肯定聽過朋友的 「告狀」，
而且一眼就會看出破綻。但王羲之的高妙之處就在於，他並沒
有責備甚至懲罰兒子，而是 「裝傻」，既 「寬容」了兒子的
「惡作劇」，也很幽默地指出了王獻之的不足。

作為 「書法聖手」，王羲之顯然希望兒子學好書法，但他
並沒要求兒子學自己的書體，而是給獻之以自由發展的空間；
同時，看到兒子的字有毛病，他也能夠以很恰當的方式給與指
引。如此，加上王獻之自己的天賦和努力，終於造就出風格雖
異於羲之，但造詣也非常之高的 「小王」。

王羲之的 「教子」藝術，難道不值得我們今天的家長借鑑
嗎？


